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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海湾

人在旅途

赏百年龙梅
李海州 文/摄

这两年在媒体上经常刷到永嘉普安禅寺“百年
龙梅”盛开的视频，美不胜收。今年春节，我在永嘉
老家过年，正月初六，年味还浓着，便驱车去了岩头
的湾里村，专程去看那视频中的龙梅。此行最大的
幸事，便是恰逢寺中百年龙梅灼灼盛开，在寒天里
绽尽风华，让这场新春之约，成了一段难忘的记忆。

车行至普安禅寺外路口，便不能再往里开了，
到处都是拥堵的车和人。从路口步行十来分钟，便
望见二十余株龙梅错落点缀于寺院广场，与黄墙黛
瓦的古寺相映成趣。龙梅主枝虬曲苍劲，如蓄势的
弯弓，从根部便透出百年的风骨；侧枝却如柳丝般
自然垂落，向四周舒展成伞盖状。千万条柔枝自虬
曲的主干间垂落，缀满层层叠叠的花朵，远望去便
如粉色的瀑布凌空倾泻，将古寺的禅意揉进了冬日
的烂漫。

一步步走近，龙梅的美便在眼前铺展得愈发细
腻。那树干褐黑嶙峋，树皮上布满深浅不一的皴裂
纹，每一道都是百年风雨的印记，想来摸上去定是
粗糙坚硬的，宛如铁铸一般，却托举着满树的柔枝
繁花。垂落的枝条上，梅花次第绽放，红的热烈似
火，粉的温柔如霞，白的清绝若雪，三色交织，在同
一株树上绘出别样的韵致。复瓣的花瓣薄如蝉翼，
半透明的质地在阳光下泛着柔光，花蕊处一点嫩
黄，平添几分清俏。风轻轻拂过，枝头的花瓣微微颤
动，偶尔有花瓣簌簌飘落，落在青石板上，落在游人
肩头，悄无声息，却让人心头微微一颤——仿佛是
一场温柔的花雨，又仿佛是一种无言的告别。

站在梅树之下，那香气便萦绕周身，清冽沁脾。
不似牡丹的浓郁，不似桂花的甜腻，却自有一种梅
独有的清雅，仿佛能抚平心底所有的浮躁。行至几
步之外，香气便淡了几分，却依旧清晰，在空气中若
有若无地浮动着。再往寺院深处走去，梅香便与禅
院的檀香悄然相融，清冽与醇厚交织，成了普安禅
寺独有的气息，让人于无声处生出宁静。

步入普安禅寺，在客堂里遇见住持释明心法师，
他正与几位香客讲述龙梅的来龙去脉。法师身形俊
朗，言语温和，谈及龙梅时，眼中满是温柔。他说，寺
中的这些龙梅，学名垂枝宫粉梅，是梅中珍品，有的
树龄已逾百年，皆是从别处精心移植而来。2013年，
他入驻普安禅寺后，便与僧人们一同悉心照料，培
土、浇水、修剪，十余载光阴，才换得今日这满树繁

花。法师说着，微微抬头，目光越过花枝，望向远山：
“龙梅看似柔枝垂落，却最是耐寒。隆冬时节孕育花
苞，寒天里傲然绽放，虽无松柏的挺拔，却有不输松
柏的傲骨。这便是梅的品格，也是禅意所在。”

离开普安禅寺时，风依旧微凉，而那一树树龙
梅的身影，却深深印在心底。那满树的繁花，那清冽
的暗香，那隐含的禅意，还有那寒天里独立的傲骨，
都成了这个新春最珍贵的馈赠。而那百年龙梅的品
格，也如长风一般拂过心底，提醒着我：纵使身处寒
境，亦当守傲骨、啸长风，以最美的姿态，迎接每一
个春暖花开。

回到家中，我将当日所见所感，写成了一首小诗：
正月初六普安禅寺赏百年龙梅

龙梅树干势如弓，垂下花瀑万点红。
莫道柔条无傲骨，寒天独立啸长风。

山咀头一路的风猛得很，生个炉子效果
很显著。

忽的一阵风刮过来，又刮过去，这是乱头
风。碰到乱头风，生煤球炉子的我团团转，刚
挡好左前，右边又刮来一阵风。我速度挡在右
边，没等我庆幸，头顶一阵风扑下来，闷头杀，
引柴灭了。

老家房前这条路，刮乱头风的时候多。稍
微有点风力，这煤球炉子就不好生。

我家临海，对面一长排木房子靠小山坡，
有一层的，也有二层的。房子开间窄，纵深长，
多分为前后两间。有几家中间或者屋后会带个
小院子。靠我家这一排房子也是这样的布局，
再后面又是一条长街。出家门左拐，往前走个
两百来米，就见海，海水常年浑浊。三十级可容
一人过的石台阶蜿蜒而下，岸边一圈乱岩石，
形状不规则居多。退潮时露出坑坑洼洼的滩
涂，有海瓜子壳、牡蛎壳，还有不知从哪里冲过
来的废弃的瓶瓶罐罐、塑料袋、鱼网线。天气晴
好时，滩涂还会冒一个个气泡，一只只颜色鲜
艳的招潮蟹挥舞着大钳子，爬进爬出。

路的尽头，右边建有一个茅厕，茅厕外还
有个露天粪坑，专供倒夜桶。经常见淘粪车淘
粪，粪车“吱吱嘎嘎”地走，屎尿一滴滴地掉。
一行带车辙的屎尿污渍，让我跳来蹦去避之
不及。

生炉子最难是点火引柴。寒风中，我全副
武装——围巾、帽子、厚棉衣棉裤。手只能露
着，要捏火柴棍。

“噌”，一根火柴划开，还没点着引柴，荧
光之火被风熄灭。“噌——哧”，又一跟火柴点
着，忙不迭凑向引柴，引柴才冒烟，忽的一阵
风，引柴灭。冻死……冻死……我跺着脚，搓
着手。这回，我下蹲，手兜得更拢，身子更卷，
遮围在煤球炉子前。

总算把引柴点着了，引柴在风的借势下，
由小火苗演变成大火苗。

早些年生炉子，是用松毛丝当引柴，压上
十来个干枯的松果，接着是砍成一截截的木
头，先扔小块头，再扔大块头。为供养煤球炉
子，我跟长姐跑遍了附近的山林。深秋草木开
始枯黄，长满松树的地上就会堆积一层松毛
丝。用耥耙耙拢一堆，装进编织袋，再捡上一
袋干枯的松果，高高兴兴返家。

火势很旺，火苗窜出了炉膛，烟越来越
少，这时可以放煤饼了。木头烧成炭条时，煤
饼的底部也燃着了，用火钳从炉门往炉膛底
捅了捅，掉了些碎炭条。这能让空气更多地进
入煤球炉里，旺火。

先搁一壶水烧着吧。煤饼烧得发红到一
大半时，在上面再压一只煤饼。火燃上第二只
煤饼是炉子火力最猛的时候，烧菜做饭，这个
火候最好。

夏天生煤球炉子又是另一番光景。废纸
拿上两张，搓揉成松垮垮的几团，火柴棍子一
滑一凑，扔点木屑，或者直接扔上几块劈得细
细的木枝，火势正旺的时候，放煤饼上去。煤
球炉的壁、煤饼的孔眼顿时冒出滚滚浓烟，要
是站的方向不对，会熏得一脸鼻涕眼泪。

山咀头一路的乱头风，总能捉到我的站
位！无风的天气生炉子，还得备上一把芭蕉
扇。一边扇，一边咳，脸糊成花猫，出了一身的
汗，煤球炉生起来了。

无风的天气嫌无风，有风的天气那是真
枪实刀，倒个痰盂都需要“殊死搏斗”。

你看——我紧紧按住痰盂盖子，西北风
起劲地把痰盂往我身上掀，迎面的风突然收
了势，又猛地从斜上方扑下来，歇了几秒，又
从膝盖往上蹿……端住，端住。有那么几秒，
我停止不动，移移挪挪，幸好路不远。回来时
就轻松了，被西北风吹吹赶赶地小跑回家。

收音机里传来气象播报：大目洋、猫头
洋、渔山、大陈渔场，今天北到东北风……阵
风……我听不懂。

只要一拎出煤球炉子，我就知道刮的是什
么风；去倒一次痰盂，我就知道风力猛不猛。

最近连续看到“我与晚报的故事”这个栏目，不
禁想起自己与《舟山晚报》的深厚情缘。作为晚报的
忠实读者，自晚报创刊以来，我便一直订阅。如今，
我已88岁高龄，《舟山晚报》每日相伴，成为我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退休后，阅读晚报成了我雷
打不动的习惯，一天不看，就感觉像没吃饭一样，这
便是我生活的乐趣所在。

说起订阅《舟山晚报》，得追溯到几十年前。我
曾担任过《舟山日报》通讯员，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
到90年代。1980年初，我怀着试一试的心态，给《舟
山日报》写了一篇报道，没想到很快就被录用刊登
了。当时，我的心情无比激动，第一次写稿就能被采
用，这极大地激发了我写稿的热情。从此，我便全身
心投入到通讯报道的写作中，将新闻报道视为工作
之外的重要主题。

然而，我的文化程度并不高，小学都没毕业。由
于出生在农村，生活条件艰苦，我只上了几年小学，
文化基础薄弱，知识储备有限，写作对我来说困难
重重。参加工作后，我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坚持学
习，但写作水平提升有限，稿件缺乏文采，错别字也
不少。不过，我所写的稿件内容真实，都是实话实
说，从不弄虚作假。

我的工作是邮电通信，每天都要与全国各类报
纸刊物打交道，看报的机会很多。那时，《舟山日报》
和《舟山晚报》都由舟山市邮电局负责收订发行。我

是一名乡邮员，农村的单位、工厂、部队、生产队等
的报刊订阅工作，都由我们投递员上门收订。当时，
报刊发行量相当大。每年，报社和邮局都会准时安
排报刊发行工作，《舟山日报》和《舟山晚报》一直深
受读者欢迎。

对我来说，每天在农村奔波，只要留心观察，看
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凡是对国家和社会有宣传教
育意义的题材，我都会积极采访，写成稿件。经过不
懈努力，我的用稿率迅速提升。虽然多数稿件只是

“豆腐块”，但也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促进作用。见报
后，我会把稿件剪下来，贴在本子上。有时，当天的
报纸上会刊登我的两三篇文章，有消息，也有社会
新闻等。白天没时间写稿，我就利用晚上时间写，有
的写好后还会连夜送到报社。

担任通讯员期间，我多次被评为积极通讯员，
其中一次还被评为舟山地区十大优秀通讯员之一，
并受到了报社的奖励。同时，我还被《浙江邮电报》
聘请为通讯员。后来，由于工作调动，我写稿的频率
逐渐减少。退休后，我也曾尝试写一些稿件，但因不
会使用电脑，而稿件的传递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这
给我带来了很大不便。也许，这次征文就是我最后
一次投稿了，所以我认真捉笔，写下这些回忆。

《舟山晚报》已连续订阅26年。老年人订阅还有
优惠，这让我感到十分贴心。晚报陪伴我度过了许
多美好时光，成为我生活的乐趣所在。


